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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疫情影响下的小型公益机构
无法正常执行的项目和日渐凸出的财务压力

难以应对的工作压力

受疫情影响，为先社工原有
的线下项目全部停止，只保留了
部分线上业务。 疫情发生后，帮
助 HIV 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获
取抗病毒药物成为机构最紧迫
的工作。

据黄豪杰介绍，虽然艾滋病
药物是免费发放的，但并不是到
哪里都可以领取。大部分 HIV 感
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服用的药物
都只能在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
定时定量地领取。 但由于封城，
大量感染者不在治疗所在地，很
多人在过年期间去了其他地方，
甚至被困在偏远乡村，导致无法
顺利领药。

尽管在现代医疗条件下艾
滋病已经是一种可防可治的慢
性传染病，但感染者每天都必须
服用药物来控制体内的病毒，一
旦中途停药就会增加发病和耐
药的风险。 断药危机也让很多
HIV 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感到
恐慌。

鉴于疫情的严峻程度和现实
困难， 湖北省疾控中心出台了异
地领药、送药到镇等措施，中国疾
控中心也出台了相应措施， 但由
于各地情况不同加之部分感染者
自身的特殊处境， 仍有大量人群
无法及时领取抗病毒药物。

“很多感染者不知道流程，
也没有看到相关信息。 ”黄豪杰
告诉记者，他们和各方一直保持
着积极沟通，如协助感染者跟地
方定点医院对接，协助省疾控中
心开展工作，同时也向社群及时
传递相关政策。

“目前的情况是大家完全没
有预料到的，也给我们增添了很
多额外的负担。 ”黄豪杰坦言，单
凭机构几个人的力量无法完成
目前的工作。 为此，机构特意组
建了三个志愿群， 包括爱心车
队、机动志愿者和借药群，有大
约 100 名志愿者协助处理工作。

其中，爱心车队主要负责在
武汉市范围接送感染者去定点
医院取药，因为当地交通已经全
部中断；借药群主要鼓励病友之
间互相帮助，提供药物帮助他人
暂时渡过难关；机动志愿者群则
帮忙处理邮寄药物和其他一些

机动性工作。
“刚刚‘封城’时，因为求助

信息太多，团队每个人的工作量
都很大，几乎没有时间休息。 后
来我们建立了一个需求收集机
制，大家的工作量才慢慢平均下
来，工作也逐渐理顺了。 ”据黄豪
杰介绍，截至目前，为先社工已
经为 600 多人次提供服务，但他
内心里还是感到一丝遗憾：被困
在偏僻乡村的感染者的用药问
题目前仍无法解决。

财务状况让人担忧

由于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
很多公益组织或暂停线下业务，
或将主要工作转移到线上。 而那
些处于湖北省内尤其是武汉市
内的公益机构面临的情况更为
严重。

暂停线下业务， 意味着机构
承接的项目无法在预期时间内完
成， 很多工作计划也无法正常执
行。即使将主要业务转移到线上，
机构也还要支付相应的运营成
本，比如人员工资、社保及场地租
金等。对于一些小型公益机构，财
务上的压力在该阶段更为突出。

“原本计划内的很多工作无
法正常开展，但是人员支出、房租
支出都要按时支付， 对于我们这
样的小机构来说真的很困难。 ”黄
豪杰告诉记者， 虽然目前的工作
主要在线上， 但也要承担一定的
成本，比如快递药品的费用、交通
支出及其他必要支出等。

由于机构此前并没有这笔预
算，最初黄豪杰考虑由工作人员、
志愿者等自行承担这些额外的费
用。 幸运的是，为助力疫情防控，
正荣公益基金会开展了针对一线
公益机构的小额资助项目， 为先
社工提交了申请并得到 27000 元
资助。资金虽然不多，但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机构的财务压力。

但对于今后机构的运营，黄
豪杰仍比较担心：“如果目前的
形势再持续一段时间，我很担心
我们的财务能不能支撑下去。 ”

与他一样，武汉市江岸区爱
特特殊儿童教育培训中心（以下
简称“爱特中心”）主任胡弘对目
前的情况也很担忧。

据胡弘介绍，爱特中心距离
华南海鲜市场比较近，由于中心

的主要业务是面向儿童群体，在
疫情暴发初期机构工作人员的
警觉性都很高。 从 1 月 19 日开
始放假， 该机构暂停了所有工
作，到目前仍未恢复正常。

“过年期间很多员工都回老
家了， 现在无法返回武汉工作，
所以我们也无法给孩子们和家
长一个准确的复课时间。 不过因
为处于疫情重灾区，大家的警觉
性还是很高的，也能够理解。 ”胡
弘表示，目前机构有一些工作转
移到了线上， 比如通过专家讲
座、线上指导答疑等给特殊儿童
的家长一些专业指导和心理支
持。 对于家长来说，长期照护特
殊儿童尤其是自闭症儿童是一
个很大的挑战，其也需要专业老
师的指导。

但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并不
是想象得那么简单。

“我们之前开展的业务主要
是在线下， 从线下转到线上也有
一些问题和困难。 因为我们着重
于对线下教师的专业技能培养，
对线上业务还没有开发出合适的
模式和方法，也没有针对性。而特
殊教育是很有针对性的， 在线下
我们可以根据孩子的不同表现适
时调整教学方法， 面对面教学也
更有效果。 ”胡弘告诉记者。

她谈道， 对于爱特中心来
说，除去房租及人员工资社保等
福利性支出，现金流的压力更为
突出。“复课之后，机构要垫付资
金用于特殊儿童的康复训练，这
给机构的流动资金带来很大压
力。 对于外界资助我们其实是有
需求的，因为就目前来看机构面
临的压力也很大，一些原有的项
目可能需要转型。 ”

相比而言，为先社工的情况
可能稍微好一些。 黄豪杰谈道：
“如果此次疫情持续时间更久，
我们可能就承担不起了。 但比较
幸运的是，我们在春节前备案了
一个月捐计划。 如果备案通过，
我们会加强相应社群筹款，以缓
解目前的财务压力。 ”

亟待建立的应急机制

在积极应对“断药危机”的
同时，黄豪杰和团队也曾想为服
务对象多做一些事情，比如为他
们提供心理援助。 但考虑到机构

人员和精力有限，他暂时放弃了
这个念头。“我们现在的策略是
优先处理紧要的问题，再根据疫
情发展情况考虑其他方面。 ”

在他看来，机构目前能做的
就是从自身专业角度出发，整合
多方资源，关注服务对象现阶段
面临的实际困难。 越是在特殊时
期， 一线公益机构越应保持理
性。“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样
不仅能够保证服务的专业性也
能保证服务质量。 ”

与为先社工和爱特中心情
况类似，疫情发生后，宜昌市启
智亲子公益活动中心也停掉了
很多项目，并根据抗击疫情需要
推出了“宜昌天使计划”。

该中心主任张晓琼表示 ：
“根据机构自身优势， 比如一直
以来对老人和儿童等弱势群体
的关注， 我们设计了这一项目，
共同抗击疫情。 希望通过该项目
减轻儿童、老人年和家庭的心理
压力，为他们开展心理疏导和疫
情宣传等服务，同时帮助困难群
体渡过难关。 ”

张晓琼告诉记者，由于较早
发现了疫情的严重性，考虑到宜
昌本地相应防护物资较为匮乏，
中心在春节前就联系了一些省
外的基金会和公益机构，积极寻
求外界帮助，将他们采购的物资
争取运到宜昌，送到医院或者社
区。 在他们的努力争取下，目前
已有几批物资陆续发放给当地。

同样，在武汉市武昌区首义
路街创益无限志愿者服务中心
理事长周英看来，由于自身是一
家关注社区困境儿童教育的公
益机构，面对疫情，其首先考虑
的是可以通过线上教育的方式
安抚孩子及家长的负面情绪。

“由于我们的项目涉及到疫
情严重的地区， 必须暂停机构
服务和志愿者参与。 不过，在居
家隔离后， 我们在大年初一就
恢复了线上课堂， 通过开展线
上绘画、 绘本阅读及手工等项
目，安抚孩子们的负面情绪，因
为艺术本身就具有疗愈功能。 ”
周英谈道。

在周英看来，一线公益机构

体量虽小， 但行动起来更加灵
活。“我们跟社区层面联系很密
切，知道他们有哪些困难和实际
需求，因此反应速度要比其他人
快很多。 当政府部门还未关注到
社区层面时，我们就已经注意到
社区工作的一些困难了，比如分
级诊断、上门服务、居民情绪管
理等。 利用一些渠道，我们帮助
社区在上海、 北京等地申请物
资，寻求基金会的帮助。 ”

据记者了解，考虑到一线公
益机构尤其是受疫情影响较为
严重地区小型公益机构的实际
困难，目前已有一些基金会开启
了资助计划：

正荣公益基金会开通共抗
疫情绿色通道，面向全国，以小
额资助的方式（3 万元以内），支
持专业社会组织开展补充性疫
情防控；

千禾社区基金会发起“社区
互助防疫———千里马行动基
金”， 为积极参与抗灾互助的个
人或公益组织、志愿团体提供小
额资金；

敦和基金会联合银杏基金会
成立“银杏快速行动基金”，为抗
击疫情的行动者提供及时、灵活、
应对实际需求的小额资助……

目前，所有的力量都投入在
疫情防控一线，但到疫情发展后
期该怎么做、公益组织能从此次
疫情中总结出哪些经验教训，也
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议题。

记者从采访中也得知，很多
公益组织尤其是一些小型机构
之前并没有应对重大突发事件
的经验， 特别是缺乏应对地震、
水灾或其他自然灾害以外的灾
害的应急机制和预案。 这也导致
机构在面临新的社会问题时出
现忙乱或被动的局面。

黄豪杰的话在诸多采访对象
中也颇具代表性：“之前机构没有
应对重大社会事件的应急机制，
包括政府层面和民间层面， 大家
都处于探索阶段。 目前大家还都
忙于应对疫情给工作带来的新的
压力， 没有时间反思机制建设问
题。等疫情结束后，我们可能会对
此进行思考和总结。 ”

自武汉宣布封城后，黄豪杰及其团队就在不停地忙碌着。
黄豪杰是武汉市武昌区为先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为先社工”）执行主任，该机构主要在武

汉市范围内开展艾滋病防治、性与性别教育和性少数人群服务等，业务范围辐射全省。
由于严格的封城和管控措施，很多 HIV 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无法及时获取抗病毒药物，面临断药

危机。 这一群体需要每天服用药物控制体内的病毒，一旦中途停药就会增加发病和耐药风险。 自“封城”
后，黄豪杰和机构工作人员就不断接到求助电话，最多时一天求助量有上百个。

为应对这一状况，为先社工紧急成立了一个应急团队，帮助服务对象处理断药危机，协调湖北省疾
控中心及医院等各方资源，帮助他们争取药物。 从大年初一开始，机构七名全职工作人员和三名志愿者
全力开动，处理个案咨询。 除去吃饭和上厕所，所有人几乎没有时间休息。

同时，为先社工还组建了三个志愿群，包括爱心车队、机动志愿者和借药群，一百多名志愿者协助开
展工作。 突如其来的疫情不仅让他们的春节假期泡汤，也给机构运营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和财务负担。 而
这也是目前武汉市及湖北省范围内很多一线公益机构共同面临的困境。

� � 宜昌市启智亲子公益活动中心从外界争取到的物资， 这些物资
都捐赠给了当地医院和社区

■ 本报记者 皮磊


